


内容简介 
 

 

 

十年前，他们是两小无猜的玩伴；十年后，他们却成了陌人。

一切都只因为十年前的那一宗冤案，改变了她的命运，割断了他

的爱恋。可是，命运的线将这两人紧紧地缠绕，任谁也隔断不了

那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终于，她违背了对母亲的誓言，决定跟着自

己的心意走，即使把复仇抛之脑后也在所不惜。可万万没料到，

她作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换来的却是金銮殿上他的出卖！命运之轮

继续转动，他和她的缘分是否到此结束呢？十年前的冤案又是否

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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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
天空蔚蓝，蓝得几近透明。飘浮在上面的稀疏云朵白得让人

心醉。 

地上是半长的青草，绿油油的，像是毯子上的绒毛，惹人爱

抚。 

在这片油绿的草坪上，生长着无数的桃树。细细的青绿叶子，

怒放的粉白花朵，清香袅袅，美不胜收。 

她就站在树下，鹅黄色的衣衫，恬淡的脸容，仰着头看着绽

满枝头的花朵。 

忽然，一阵清风吹过，摇落无数粉白花瓣，围绕着树下那一

袭鹅黄衣衫轻舞飞扬。 

她的嘴角轻轻上扬，缓缓张开双手，迎接那漫天的花瓣。 

粉白的花瓣不断地从枝头上轻跃而下，纷纷扬扬，宛如漫天

飞舞的雪花，飘摇着，旋转着，纷飞着。 

她的笑靥越来越大，陶醉在这片花雪中，忘情地张开双手轻

轻旋转着。 

突然，感觉到身后有一道灼灼视线，她停下来，转过头。 

澄澈的双眼倏地睁大，笑意一瞬间冻结在唇边，她就这样定

定地看着身后的人。 

粉白的花瓣依然在飞舞，调皮的花瓣落到她的发髻上、衣衫

上，点缀着她的美丽。而相隔一丈之遥的两人静静地相望着。 

他们之间隔着的，是咫尺，抑或是天涯？ 

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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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十年 
夜晚，星光黯然，弦月清淡。 

这里是离平尧镇不远的郊外，我和悠姨三年前找到这里，在

一座山前方的空地上搭建了几间精致的竹舍，就此定居下来。 

竹舍前有一个小花园，里面是我栽种着的一些菊花。花园里

有一张竹制的桌子和三张竹制的小板凳。 

头发用一根白玉簪子绾起，素面朝天，鹅黄色的衣衫，浅绿

色的腰封上束着一条墨绿皮鞭，外面罩着一件淡黄色的薄纱，这

便是我的装束，简单朴素，但很轻松。 

此时我坐在花园其中一张板凳上,托着腮，蹙着眉，眼睛看着

远处，脑海里想着的是十年前的事。 

…… 

那晚，星光也是如此黯淡，冬季的寒彻北风呼呼地吹着，冷

得透彻骨髓。 

“嫣儿，”当时母亲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记住两件事：第一，

上官家冤屈未洗清，永不得承认你是上官梦嫣；第二，持有我们

上官家祖传玉佩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。” 

那时，我才八岁。小小的年纪，在经过白天的一场浩劫后，

被迫着一瞬长大。 

我知道母亲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也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只能

听着母亲说话，默默地在心里把母亲的音容笑貌镌刻了一遍又一

遍，安静地接受命运给我的劫难，只是心从此一点一点地被封闭

了起来。 

“嫣儿，别怪母亲，好吗？”母亲的话语里饱含的疼惜与难

舍深深地触动了我，猛地抬起头，看着母亲似乎一夜间苍老的脸，

强忍许久的泪不由得簌簌而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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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一天，嫣儿遇到真心喜爱的人，就会明白母亲的心情了。”

母亲轻轻絮说，目光开始变得迷离，声音却透着坚定：“天上人

间，不离不弃！” 

彼时年幼的我尚不明白母亲的话，但是，我明白，从此以后，

天真烂漫的上官梦嫣就要死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孟妍。 

…… 

“嫣儿，睡不着么？” 

突然一声轻轻的问候打断了我的回忆。转过头，看到坐在轮

椅上的悠姨正慢慢地转动着轮椅过来。 

她名唤许悠，大约三十来岁，穿着朴素的衣衫，仍然别有一

种韵味。 

“悠姨，您也睡不着？” 

我微笑地看着面前的悠姨，极力掩饰方才的忧伤。 

她笑笑点点头，却是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事，轻声问：“想

起了往事？” 

我的心一慌，调开视线，还是不得不点了点头。 

至今想起，十年前的那些事仍可让我痛彻心扉。 

那天晌午，一个身穿官服的人带着许多官兵闯进我家，朗声

道：“圣旨到！上官青玉接旨！” 

“上官青玉在！” 

不知为什么呆在家里半个月都没有出门的爹赶紧下跪接旨。 

等到娘急急地拉着我跟在爹身后，和下人们恭敬地跪了下来，

那个人才面无表情地宣读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礼部侍郎上

官青玉私通外邦一案，现已彻查清楚，证据确凿。乃念汝往日劳

苦功高，且为风体欠佳的太后积福，着免去诛九族之罪，改判满

门抄斩。钦此！” 

娘拉着我的手一抖，然后便加大了力气，但是却有一阵阵的

颤抖。我还以为是我在颤抖，怎知抬头看向娘，只见她连身体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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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发抖。 

感觉到我的手被娘抓得很痛，即使年幼的我不知道即将要发

生什么，但是四周一片死寂的气氛让我皱眉忍痛也不敢喊叫。 

良久，爹的双手缓慢地举高至头顶，仿佛从牙缝中挤出一句

话：“上官青玉接旨，谢主隆恩！” 

那个官员的脸变了变，还是把手中明黄色的圣旨放到爹手中。 

“啪！” 

突然一声响，圣旨掉到地上。所有的人都一惊，目光聚集在

娘的身上。 

“都已经要砍头了，还谢什么？” 

不知什么时候放开我的手站起来的娘一把拍掉爹快要接住

的圣旨，气愤地看着爹。 

爹惨白着脸，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，最终却是摊坐到地上，

一脸死灰。 

“放肆！”那个官员这才回过神来，装模作样地大喊一声。

还想说什么，但是娘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只得把后边要说的话生

生地吞下去，张开的口不得不闭上。 

“珉儿，是我害了你们。” 

爹突然低声说了一句，仰头看着娘，眼眶通红。 

娘的脸庞有泪滑落，神色黯然，她俯下身，投进爹的怀中。 

“爹，娘。” 

我这才感觉到不安，赶紧跑到他们身边，伸出双手抱他们。 

“嫣儿。” 

爹痛苦地唤我的乳名，声音里有着颤抖，松开一只手把我揽

过去。 

那些官兵们没有管哭着抱成一团的我们，开始在家里抄查起

来。 

下人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慌了手脚，开始惊恐地哭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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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晌，爹放开我，伸手帮娘擦拭泪水，后又慢慢地抚摸着娘

的脸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娘。最后，只见他在娘的唇上深深

地印下一吻，然后快速地对娘说了句什么。 

娘一怔，顿时煞白了脸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爹，下唇咬紧又松

开，对爹低声说：“你要等我！” 

爹一惊，已被娘紧紧地抱住，然后我却看到他笑了起来，笑

得那么开心，那么满足。 

娘也吻了一下爹，随后一把抱起我，施展轻功，急速地跃上

屋顶。 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娘抱着逃出府里，远远地抛下身

后大声叫嚣的官兵。 

然后，在那天夜里，娘带我到郊外一个农户的家里，让我等

着正赶来的悠姨。第二天，她把一个刚死去的女孩易容成我的摸

样，抱着她赶赴刑场与爹共赴黄泉。 

就这样，悠姨带着改名换姓的我东躲西藏，最后在平尧安定

下来。 

…… 

“悠姨，我总觉得很不安，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。”我思索

良久，开口道。 

悠姨皱了皱眉，问：“能有什么事？” 

我茫然地摇摇头，只是觉得心里隐隐有着不安，却又说不出

来。 

她侧头想想，说：“要不，后天的比赛，就别去了。” 

“不行！”我连忙道：“我一定要去！” 

这些年我们的日子本就过得拮据，悠姨又染病，行动不便，

这更是雪上加霜。要是我不想办法帮补一下家用，我们就快断粮

了。更何况，离那个约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我要把悠姨安顿好，

这样才能走得放心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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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好适逢平尧镇三年一度的舞娘大赛，我就冲着那优渥的奖

金报了名。 

“时候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”悠姨叹息一声，柔声说道。 

我乖巧地点点头，依言入屋。在门边，我转过头去，看到悠

姨抬头看着天上的残月，心中似乎也隐隐地有了担忧。 

我轻咬下唇，进屋，关门，看似冷淡，可心始终狠狠地痛起

来。 

即使痛得失语，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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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再遇 
平尧镇三年一度的舞娘大赛终于到来了. 

传说平尧以前有一个告老还乡的高官，十分喜爱舞蹈。回乡

后，在镇子上公开招募一些会跳舞的女子进府表演。当时的县令

为讨他欢心，费尽心思举办了一个舞娘大赛，挑选出几名最优秀

的女子给那高官表演。那高官一个高兴，大加赞许。后来，刚好

有钦差微服出巡到此地，知晓此事，回京后就奏明皇上，也得到

皇帝的称许。那个县令自此便扶摇直上，而这个舞娘大赛就一直

保留下来。 

开始几年比赛还办得可以，但是后来朝局动荡，征战连连，

平尧不似先前的富饶。舞娘大赛由原来的一年一度，变成现在的

三年一度。举办方也由原来的官府转变为在花家戏班、莲香楼还

有月满楼三家轮着举行。今年正是轮到了花家戏班。 

按照规定，举办方要提供一个院落，而且负责比赛所有开支。

当然，要想亲自观看比赛，是得买号牌的。每个号牌对应院子里

的一张桌子，越靠台前，号牌价钱就越贵。而且这些号牌会用作

投票，得到号牌多的参赛者便可获得舞娘称号。收得的银子分成

比赛的开销、举办方的盈利和舞娘的奖金三部分。 

这天,整个平尧镇就象炸开的锅.天才刚亮,别说花家戏班的院

子,就连院前的那条大街都人山人海了. 

有钱的早就买好座位,到时拿着号牌就可以进去.买不起座位

的,就只能尽早到门外,能占到什么位置就全凭你个人本事了.而且

只能听听声音,过过干瘾. 

大门是行不通了,花家戏班只能派出人来守住后门,让那些参

赛者和评选们出入. 

按照规定的时间，我来到花家戏班后门，给守门的人看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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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报名时得到的凭证，就放我进去了。 

在后院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前面院子的喧闹声，吵吵嚷嚷的，

我只觉得一阵心烦。自小就不喜热闹，听到别人大声吵嚷或闻到

各种人夹杂在一起的味道就会觉得心烦恶心。 

后院有几间厢房，门前都有下人守着，怕是有什么比较重要

的人吧？ 

看到花庭那边有两个女子坐着，看来也是参加比赛的姑娘。

我就走到那边，找了个地方坐着。 

“姑娘们，都到齐了吧？” 

一刻钟后，年过半百的花班主走进后院，大声说道：“都准

备好了吗？快开始了。” 

“来，姑娘们，都到这边来。”只见先前教我们跳开场舞的

月满楼的贾妈妈带着两个捧着粉红羽扇的丫头走来，话语中透着

一股听了就想起鸡皮疙瘩的腻味。 

我只好跟着身边的两个女子走到贾妈妈身边，看着那些待会

要拿着跳开场舞蹈的粉红羽扇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 

十天前报了名，当然，交了所谓的报名费，然后就与另九个

女子集中到月满楼的后院学了一段舞。要我拿那样娇艳色彩的扇

子跳舞，还真是克服了很久才能跳得自然了一些。 

这时，那几间厢房里陆续走出几个女子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

远远地就闻到浓重的脂粉味。 

“看，有钱就不一样，还有专门的厢房呢。”我身边的一个

女子看着那几个女子低声对旁边的女子说道，声音里透着不屑，

但还能听到几丝羡慕。 

她的同伴扯扯她的衣襟，示意她转回视线，哂了她一句:“有

本事就投到富贵人家去。” 

我只觉得心里烦躁，在这些人中间真的很难受。但还是强忍

着，按顺序去领那些扇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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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哎哟，姑娘你这样怎么能行呢？” 

只见贾妈妈装模作样的娇声道，两眼发光地看着手中一锭金

子。 

在她身边站着一个身穿大红衣裳的女子，容貌清雅，双眼透

澈，带着几分天真。只见她不屑地笑笑，再拿出一定金子放到贾

妈妈手中，语气中透着几分与她本人不相衬的老成，说：“这样，

可以了吧？” 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，您可真是善解人意。” 

贾妈妈脸上堆满讨好的笑容，快速地收好金子，柔声道：“姑

娘一番心意，本来是应该成全的，可您知道，这开场舞是要的，

姑娘又没学，这节骨眼上……” 

她故意停下话来，给那女子递了一个眼色。 

那红衣女子似乎有点不耐烦了，轻皱了一下眉，再掏出一锭

银子，举在贾妈妈面前，说：“妈妈有的是办法吧？” 

“当然当然。”贾妈妈乐得眉开眼笑，收好银子，对我身边

的一个女子招了招手，又叫过花班主去低声说着什么。 

拿到了羽扇，我退到一边去，才懒得理他们在做什么交易，

自顾自地想着事情。 

终于，花班主在外面宣布了开始，我就和其他九个女子分成

两队，走上前院中间的台子，然后，音乐声起，我们就跳着事前

排练好的舞蹈。 

跳完回到后院，就看到那个红衣女子由人领着走向前院。而

刚才站在我身边被叫过去的那个女子带着一点欣喜走向后门去。 

稍微想想，也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，还真的是没有钱办不到

的事吧？这样不惜重金插进来，那个女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恐怕

她出的银子都能比那奖金多一倍以上了。 

我还是静静地在一边等待到我出场。那几个富家千金这时在

厢房门前的走廊里低声讨论着什么，似乎对于那个红衣女子的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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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多了几分忧虑。我的心一紧，也有点担心这次能否成功夺冠。 

“快，最后一个，孟妍姑娘。” 

贾妈妈从前院急急地奔回来，看到我就连忙拉着我的手快步

到台子后面等待。 

前一个女子表演完毕退回来，然后听到花班主报了我的名字，

院子里响起一阵吵杂声。 

我立在后台的阶梯旁，整理着手中拿着两段橙黄色缎带。岂

知突然一个人朝我直直地冲过来，把我撞倒在地上。 

“嘭！” 

只听到一声闷响，我只觉得头上一阵疼痛，眼冒金星。 

“呀，你没事吧？” 

一个佯装歉意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，其中透着得意之色。 

“啪！” 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。我甩甩头，张开

眼睛，看到立在我身边的是刚才退回来的女子，左颊上红了一片，

不可置信地看着她身边的红衣女子。 

那个红衣女子看也没看她一眼，过来扶起我。 

我在她的搀扶下站起来，忽然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响起，台子

旁的乐师已经开始弹奏了。 

我低声道了谢，整理好衣衫，强忍着晕眩缓步踏上阶梯，走

到台上。 

整个院子顿时鸦雀无声，甚至连外面大街上的人都安静下来，

大家都屏息等着看我的表演。 

我先是向观众深深地低头行礼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直视前方的

一个点，像刚才那样一眼也没有看台下。但是心中忐忑不安，总

觉得台下有一道视线直直地盯着我，带着某种我分不清的澎湃情

感一直黏在我的身上。 

“铮”的一声响，古筝，琵琶，鼓，各种乐器弹奏出欢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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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曲。 

我一甩手，两端缎带活了般轻跃出去，然后就随着乐声开始

舞蹈起来。时而轻云般慢移，时而旋风般疾转，时而轻跃几步，

时而凌空翻转。手中的缎带随着我一起舞动，博得了大家一阵又

一阵的热烈掌声。 

在舞蹈的狂欢中，我忘怀了观众，也忘怀了自己，只顾使出

浑身解数，用我灵活的四肢，变幻多姿的旋舞，倾诉着我内心的

情感。 

整个院子里除了音乐声之外，余下的就只有一阵更甚一阵的

掌声。 

最后，我双手拿着缎带不停地转着圈，让缎带围绕着我轻舞

飞扬。然后一个劈叉坐下去，昂起头，展现自认为灿烂的笑靥，

完美结束。 

音乐声止，我起身微微颔首，退了下去。 

只听得一阵沉寂后，掌声再度响起，犹如松涛怒吼，犹如怒

海翻浪，久久不绝。 

回到后台，其他的九个女子已经按次序站成一排。那红衣女

子傲慢地微扬起头，站在队首。而刚才撞到我的女子低着头，肩

膀在颤抖着，似乎还有几声抽泣。 

我没有理会，径自走到队伍的后面站定。 

然后悠扬的音乐声起，花班主带着我们再度上台。 

站在台上，那道视线还在盯着我，我这才忍不住抬头看去。 

只觉得脑中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我的心狠狠地一蹬，似乎缓

了缓才能跳动，而且越跳越快。看到台下那个白色身影，我真的

完全呆愣了，脑中飞快地闪过一个名字：米勋。 

院子里的桌子呈三角形排列着，每张桌子旁配三张椅子。而

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张桌子旁，坐着一个白衣公子。清俊帅气的脸，

白衣胜雪，漆黑深幽的眼睛带着惊喜、激动、思念、疼惜火辣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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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看着我。 

“嫣儿。” 

他那温柔的声音似乎穿越时间的重重屏障清晰地在我的耳

边响起，我只觉得心跳加快，呼吸粗重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眼前渐

渐地模糊一片，只是在心中不停重复地叫唤着：“勋哥哥。” 

“请问还有谁没有投票？” 

花班主的声音在我面前响起。我回过神来，不知什么时候手

中塞着四个号牌。不经意间转过头，却对上那红衣女子带些恼怒

的目光。 

“在下还没上台。” 

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，我没有回过头去，就知道肯定是他。 

那红衣女子听到声音后眼中快速地换上欣喜，对我一仰头，

挑衅似地对我笑笑，似乎那个号牌已是她囊中之物。 

要是她赢了，那我花尽心思想要赢得的奖金岂不是要拱手送

人？那我的计划就要延期了。 

脑中转过几个念头，低头看着手中与那红衣女子一样多的号

牌，我暗自咬咬牙，抬头看向举着号牌的米勋。 

“哦，这位公子要投给哪位姑娘呢？” 

花班主赶紧问道，偷偷地抹了一把汗。 

米勋看看那红衣女子，又看向我，随即脸色变了变,似乎对我

笑了笑。 

不管他有没有认出我，我知道他已经看明白我眼中的哀求。 

果然，他微笑着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要投给，孟妍姑娘。” 

我暗自松了一口气，隐隐觉得自己有几分卑鄙。 

忽然红影一闪，那个红衣姑娘已经站在米勋的面前，恼怒地

问：“为什么不是投给我？” 

众人一片哗然，都在等着看好戏。 

“好了，舞娘已经选出来。恭喜孟妍姑娘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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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班主赶紧稳住场面，朗声道。然后把一个锦盒交到我的手

上，对我赞许地一笑。 

我轻声道谢，连忙闪身走进后院，急急地冲出后门。 

“孟妍姑娘！” 

花班主在我身后着急地呼喊着，我提着一口气，施展轻功往

家里奔去。躲避着赢得舞娘称号后的琐事，也躲避着那个我想见

又不能见的人。 

蔚蓝的天空,洁白的云朵,油绿的草地,密密麻麻的桃树上是细

细的青绿叶子. 

我置身其中,左右顾盼,不知身在何方.然而心里并无着急紧张,

只觉得这里似乎早已熟悉,让我无端心安并且惬意. 

俄而,一阵和风抚过,仿若一双神奇的手般,枝叶间悄然绽开无

数花朵. 

我仰起头,欣喜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. 

忽然,无数粉白花瓣自枝头间轻跃而下,与风共舞. 

我嫣然一笑,旋踵轻舞起来.张开双手轻轻旋转,巧笑嫣然.有

些粉白花瓣落到我的衣衫上,后又不舍地翩然落地. 

然而,我一个转身,猝然看到身后的人,所有的动作都倏地停止.

只余下身前身后的花瓣独自飞舞. 

…… 

我猛地睁开眼睛,映入眼帘的是床顶的白色帐幔.又做梦了！ 

微微蹙眉,我仔细的回想.然而,一如往昔,梦中所见的蓝天白

云,草地桃林,分外清晰,宛若眼前所见,而梦中身后的那个人却模

模糊糊,仿似隔了一层纱,看不真切. 

那个人到底是谁?为什么梦中自己会那么惊讶但醒后一直都

记不起来? 

摇摇头,我将这个问题置之脑后,起身倒了杯茶. 

正欲张口,忽听到花园中有脚步声，我迅速地穿衣开门,手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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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伸到腰间，准备抽出缠在腰封上的皮鞭. 

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出花园中的景物,一个红色身影一闪,已

到了跟前.却是白天一同参加舞娘比赛的那个红衣女子. 

我看了看悠姨的房间，毫无动静，应该是没听到我求援，知

道我可以应付，就没有起来。 

她看到我也很惊讶.只见她眼睛骨碌碌转了几下,便展开笑颜,

微微欠身行礼,道:"深夜打扰,实在抱歉.小女子师琦,被仇家追杀,

逃至贵府.还望孟妍姑娘看在白天一面之缘上,让我借宿一宵." 

我把她上下打量一番,想起她出手帮我教训那个故意撞到我

的女子，心里就有几分感激。还有看到她对米勋的态度,看去两人

应该十分熟悉,即使不明心头为何有点酸涩，但对她也有了些许亲

切，当下便说:"既然如此,没有见死不救之理.只是寒舍客房久未打

扫,难免尘土满布.只怕委屈姑娘了." 

师琦连忙道:"难得孟妍姑娘如此善良大方,区区灰尘,我又怎

有嫌弃之理?" 

"那,姑娘这边请."我说着带头引路. 

师琦再行一礼，嘴角噙笑,眼中尽是狡黠之色.，道:"有劳." 

我心下疑惑，不由得暗自提高警惕。 

朝阳东升,霞光万丈. 

晨雾已经散去,沐浴在晨光之中的竹舍俨然一新,加上背后的

青山作衬,更显诗意. 

用过早饭,我、悠姨与师琦一同坐在花园的竹桌子边品茗。 

这时，远处走来一男一女，正向竹舍这边走来。 

待到他们走近，这才看清，男子约摸二十七八的年纪，相貌

端正，手持一箫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一派温文尔雅。 

他身后的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来许，但一脸寒霜，一身劲装

打扮，手中拿着一把红色长剑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 

“抱歉，打扰几位品茗。在下邹觅。”只见他先是一怔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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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拳行礼，又指指身后的女子道：“这是在下丫环萧萌。敢问一

声，到平尧镇该如何走。” 

我正欲开口，师琦已抢先道：“照着小路直走，半个时辰即

可到达。” 

我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，心中一紧，视线落在邹觅腰间的玉

佩上。 

“持有我们上官家祖传玉佩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！” 

娘的话语在我的耳边回响，我不由的打量着邹觅，仔细回想，

她应该是叫邹丽吧？ 

我与悠姨对看一眼，她也看到那个玉佩，就开口道：“二位

看上去风尘仆仆，怕是连夜赶路，此时定必劳累不堪。不如坐下

喝杯茶歇息一下？” 

邹觅回身看了一眼箫萌，抱拳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了。” 

我起身让座，进屋拿了些包点出来，再沏了壶茶，替他们倒

上两杯。 

“粗茶淡饭，公子将就享用。”我客套道，说完，立到悠姨

身后。 

道过谢，邹觅二人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 

师琦坐着无趣，便跟悠姨闲聊起来。 

“夫人的脚可有医治？我认识几位名医，不妨找他们一试。” 

悠姨看了一眼早已麻痹僵硬的双脚，微笑道：“多谢姑娘善

心。我这腿早就废了，无药可治。” 

“夫人的腿可是外伤所致？”师琦好奇地问。 

悠姨摇摇头，道：“早些年身患顽疾，几乎丧命，幸得神医

天一救治。命是保住了，腿就废了。” 

“原来夫人如此了得，能让天一神医诊治，看来倒是我班门

弄斧了。”师琦打趣道。 

“哪里。只是机缘巧合罢。”悠姨摆摆手，轻描淡写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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